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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意 大
利文艺复兴

是西方艺术
史上的一个高

峰 及 伟 大 转 折
点。在艺术形态

上，其以科学与艺术
相结合，将透视、解剖

与光影作为新的艺术
语言，使艺术从神学的

象征走向对真实世界与人
类情感的探索。为此，诞生
了对世界艺术史的发展进程
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佛罗伦
萨画派”与“威尼斯画派”。这
次来琼的展品，时间跨度涵盖
文艺复兴早期、盛期、样式主义、
巴洛克，直至19世纪现实主义的
几个重要艺术阶段，几乎囊括了
欧洲艺术发展脉络中的关键词。

此次展出的有威尼斯画派的
创始人乔瓦尼·贝利尼的画作，他既
继承了古希腊艺术中静穆美的精神
内核，又创造性地用明丽和谐的线条
及富于音乐性的色彩去加强对世俗
生活的认同。作为威尼斯画派的巨
匠，提香不同于他的老师贝利尼的抒
情与宁静，更倾心于欢乐、激情的表
现。他常用鲜丽的色彩与粗犷奔放
的笔触去礼赞世俗生活。

而具有悠久历史的华夏文明，从
一开始就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观念
与独特的表现样式。其不以光影、体

积去再现对象，而是用“以形传
神”的观念与意

存 笔 先 的
线和平面
化的造型，

去追寻事物
的本质与人之

风神。与文艺
复兴时期同一时
间轴线上的中国，
正值明代的中、晚
期，新兴的工商业
繁荣，伴随着城市市
民文艺的复兴，各种

绘画流派纷呈异彩，整
体艺术面貌逐渐摆脱元代

文人画一统天下的格局，无论
山水、花鸟还是人物画，都顺
应市民阶层审美取向多元化
的潮流，以通俗化的题材及
鲜活多彩的艺术形式，为画

坛注入新的活力。
同为人物写照，被誉为明代最有影

响的肖像画家，波臣派创始人曾鲸的
《张卿子像》走的是与西方光影体积为
主导相异的路。画中名医张遂辰乌巾
素袍、捻须缓步，画面不设背景、不置道
具，大片留白之中只留下人物从容温雅
的气度。他不仅传承了魏晋“以形传
神”“骨法用笔”的美学观念，还注入世
俗气息，创造性地以淡墨在面部层层烘
染数十遍，使人物不止于形貌逼肖，更
在于人格彰显。

有趣的是，两种传统都曾以“镜子”
喻画像之真。一面映照光影与体积，一
面映照神采与气韵。19世纪意大利绘
画代表画家安东尼奥·曼奇尼的《闷闷
不乐的男孩》，以厚涂笔触与陈设之华、
心绪之郁的反差，叩问一个富家孩童的
内心；而早在18世纪，“扬州八怪”之一
的黄慎已以狂草笔法画出《群盲聚讼
图》，寥寥数笔绘尽市井群像骚动的神
采。这种差异的背后，是两种不同的形
神观。文艺复兴秉承了古希腊艺术的

“崇高与优雅”，使艺术家得以去追摹可
见可触的真实之人；中国画论则以“传
神论”作为美学理论，把“神”置于“形”
之上，加之书画同源，线条本身即是画
家心性与修养的流露，人物画因而更重
笔墨气韵，而不执着于光影的逼真。

“文艺复兴艺术与明清书画特展”在海口开展

东西方文明的
■ 王家儒2026年11月13日，由英国格拉斯哥市议会指导，海南省博物馆、

格拉斯哥博物馆等单位主办的“无止境的探索——文艺复兴艺术与
明清书画特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幕。一批被誉为“文艺复兴交
响”的意大利艺术精品，与来自浙江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
院、苏州博物馆的十余件明清书画经典同台亮相：一边是
油彩飞扬的光影世界，一边是笔墨与纸绢书写空灵韵
秀的心灵天地，它们在南海之滨邂逅，为初冬的椰
城带来了一派艺术春天的气息。

格拉斯哥博物馆的意大利绘画收藏被誉
为欧洲北部最精美的收藏之一，此次展览
是继江苏、广东等地之后在海南的重要
亮相，也是东西方两大文明跨越时空
的艺术对话。展览围绕“人、事、
意、物”四个命题，让文艺复兴
（14世纪——16世纪）至19世
纪的意大利绘画、雕塑与工
艺美术，同明清时期江南
吴门、波臣等诸派及“扬
州八怪”的笔墨相互映
照。两种传统叩问
的是同一个问题
——何为“真”？
何为“美”？答
案迥异，回响
却各臻其妙。

凝固的瞬间与流动的长卷

当绘画开始讲故事，两种传统
的分野愈加清晰。意大利画家擅长

“定格”一个瞬间，并为之搭建可信
的空间。弗朗切斯科·弗朗西亚的
代表画作运用几何透视，让平面化
作可以“走进去”的立体世界；而威
尼斯画派大师丁托列托的《图西亚
的考验》，以斜向构图制造动感，贞
女图西亚以漏篮盛水疾步向前，围
观者的质疑、震惊与敬畏交织于同
一刹那。德国思想家莱辛曾说，绘
画只能选取“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
顷刻”，让观者由此想象前因后果。

最耐人寻味的是卢卡·西诺莱
利的画和陈丹衷的《锁谏图》卷的对
照。《锁谏图》卷是随着长卷徐徐地
展与收，去追寻“始无端而终无尽”
的永恒秩序。画面随着移动视点的
延伸，依次呈现陈元达抱树锁身、卫
士拉扯、刘聪震怒、贵妃遣人的情
节，层层推进。

同样的横向画幅，卢卡·西诺莱
利的群像画作让众多人物共处同一
时刻，陈丹衷则让一段故事在时间
中流淌——前者是“共时”的，后者
是“历时”的。

中国画的叙事，还常常借助文
字来完成。唐寅的《农训图》描绘江
南乡居，点景人物课读、垂钓、泛舟，
一派安闲；画上自题的七绝却笔锋
一转，借“县里不容词状入，万家都
放插青苗”诉说民间疾苦。明代宫
廷画家吴彬与汤显祖的合卷更是一
图一文，汤显祖以长文抒发结社向
道之心，吴彬据文意绘出林泉放鹤
之境，图文相得益彰。

两种叙事逻辑的形成，与绘画
的功能和观看方式密不可分。在意
大利，画是具有一定目的性的传播
工具。中国的手卷则供文人在书斋
案头展玩，一段一段徐徐打开，山水
画强调的是“可行”“可望”“可游”

“可居”，观画如同一场“卧游”；加之
苏轼倡言“诗画本一律”，题诗、题跋
自然成为叙事的一部分。

“读画”的两种语法

一幅画可以被“看”，也可以被
“读”。意大利绘画中的象征，宛如
一部可供查阅的词典：安东尼奥·巴
莱斯特拉的《正义与和平相拥》中，
手持橄榄枝的“和平”与手持束棒、
头戴王冠的“正义”化身为两位相拥
的女子。明清书画同样讲究言外之
意，却习惯把美德“画成物”。明亡
后拒不仕清的项圣谟，晚年借《古松
图》中一株虬曲苍劲的古松寄托守
节之志；陈洪绶的《梅花图》以高古
奇骇的变形语言，去礼赞梅花的坚
贞；扬州八怪郑燮的《竹石图》，以浓
淡墨撇写数竿劲竹，题诗“咬定青山
不放松，立根原在乱崖中”，将一身
傲骨直白道出。而松、竹、梅“岁寒
三友”宛如文人精神的群像。

同为象征，二者的“语法”迥然
有别。意大利绘画的象征多源自经
典，观者凭借标志物便可读懂寓
意。中国文人的象征则植根于儒家

“比德”传统，孔子“岁寒，然后知松
柏之后凋也”的感叹，早已让草木成
为人格的镜像；画家托物言志，所言
之“志”往往是自己的心声，题诗更
让画面“开口说话”。前者以人本承
载神圣与美德，后者以草木寄寓品
格与情怀，背后是“以人为中心”与

“天人合一”两种宇宙观的分野。
即便描绘真实的山水，二者的

取径也各不相同。18世纪威尼斯
杰出的风景画家弗朗切斯科·瓜尔
迪的《圣乔治马焦雷岛》，以柔和的
倒影、往来的贡多拉与鲜明的明暗，
捕捉威尼斯潟湖上的光与水；吴门
画派文徵明的《三绝图》却以温润的
披麻皴写苏州的山石，再以三首纪
游诗与清劲的行书收束全卷。前者
记录的是眼中的风景，后者留存的
是心中寄望的风景。

南海之滨的
“美美与共”

诚然，东西方绘画艺术面
貌的分野有着深刻的历史文
化根源。一方面，是“真”的标
准不同，意大利艺术家相信真
实蕴藏于可见世界之中，五代
画家荆浩则认为“似者，得其形，
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在中
国画家看来，形似只是起点，气韵
才是真正的归宿。另一方面，是
创作者的身份不同，意大利艺术
家多出身工坊，承接宫廷与贵族等
的订件；明清中国书画家多以文人
自居，作画是修身养性、酬唱交游的
方式。再加上油彩与笔墨、画框与
卷轴之别，两条道路愈行愈远，各臻
其妙。

然而殊途终会同归。不论是母
子的温情还是名医的温雅，不论是
潟湖的波光还是石湖的烟水，都指
向对生命的尊重、对自然的深情，以
及对“真”与“美”的无止境探索。

今天，作为自由贸易港的海南
迎来这场国际艺术盛宴，让观众得
以超越“文本印象”，直面东西方艺
术不同的作品与美的历程，其不仅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的窗，
也为提高大众的审美能力提供了
一个难得的良机。诚如费孝通先
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当东西方
艺术在南海之滨相遇，人们看
见的不只是两种不同的形式，
更是人类在求真与求美之路
上永不止息的脚步。

“如镜取影”“以形写神”的两种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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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省博物馆提供
婚礼用的高脚玻璃杯（1890 年一

1895年威尼斯与穆拉诺玻璃公司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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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绘有“佳丽”的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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